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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极”和“诚”是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与《通书》中构建的两个核心概念，对周敦颐本原论和本体

论的价值意蕴考察均需要围绕此二者展开。一方面，“太极”在周敦颐的宇宙图式中蕴含本原的意义，

同时又呈现出本体的意义；另一方面，周敦颐建构了“诚”作为人事的道德价值本体。因此，周敦颐的

哲学体系具有了双本体的考察对象，对于“太极”与“诚”的关系考察也随之具有了复杂性。本文通过

明晰“太极”与“诚”的本义，同时对此二者进行关系梳理，分析其中的差异性与统一性，以期可以藉

由此挖掘周敦颐哲学体系在儒学与理学上的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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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 Chi” and “honesty” are the two core concepts constructed by Zhou Dunyi in Taiji Atlas and Al-
manac. The value implication investigation of Zhou Dunyi’s original theory and ontology should be 
carried out around both. On the one hand, “Tai Chi” contains the original meaning in Zhou Duny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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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ic schema, and also presents the meaning of noumenon; on the other hand, Zhou Dunyi con-
structs “honesty” as the moral value ontology of personnel. Therefore, Zhou Dunyi’s philosophical 
system has the object of double ontology,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 
Chi” and “honesty” is also complicated by clarify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ai Chi” and “honesty”, 
com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and unit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of Zhou Dunyi’s philosophy system in Confucianism and Neo-Confu- 
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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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太极图说》与《通书》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核心文本，而“太极”与“诚”则是周敦颐哲学的两

个核心概念。周敦颐思想被确立为理学开山，其思想中的“太极”实际上与他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诚”

是无法区隔和独立考察的。只有明白周敦颐哲学作为理学先驱与奠基的思想内涵，才能对宋明理学有所

探究，因此，对于其核心思想的“太极”和“诚”概念需要做到融会贯通。 
然而，此二者间的关系具有多重维度，既有统一性又存在差异性。在《太极图说》中，周敦颐构建

了一个由“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然后生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世界。在《通书》中，周敦颐又集中

阐释了“诚”所具有的本体意义。对“太极”和“诚”两个概念的考察，是研究周敦颐哲学思想不可绕

过的问题。然而，就“太极”与“诚”的关系和区别而言，二者之间具有复杂性。因此，需要通过明确

“太极”和“诚”的本真含义，从而寻找出二者之间的差别与联系，并藉由此考察《太极图说》和《通

书》的核心——“太极”与“诚”所启发的价值意蕴。 

2. “太极”与“诚”的本义内涵辨析 

《太极图说》首句即为“无极而太极”。相比于《太极图说》开宗明义的“无极而太极”，《通书》

的第一个重要观念则是“诚”。卷首即点明：“诚者，圣人之本。”“诚”这是《通书》中所出现的第

一个概念。在周敦颐的思想中，“太极”和“诚”都具有本体论的价值意蕴，可以说是万物本体、或者

说根本。杨柱才先生在关于周敦颐的研究中认为，就客观世界和意义世界的一体连贯而言，“太极”与

“诚”是“同质、同体并同用的”，并创造了一个海德格尔式的概念：“太极–诚” [1]，于是，他通过

这样的词语构型来说明“太极”与“诚”在实体层面上是一致的，并且同时不仅在“体”上一致，在“用”

上也是一致的。那么“太极”和“诚”的本体论的价值意蕴到底应当如何理解，二者又呈现出何种关系？ 

2.1. “太极”的渊源与内涵 

要考察“太极”与“诚”的本体论价值意蕴及其关系，就要明确此二者的观念本义。首先，我们可

以从“太极”进行考辩。《太极图说》开篇首句即言：“无极而太极”。那么，为了明晰“太极”的含

义，先要从什么是“无极”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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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无极” 
“无极”源于道家概念，《老子》第二十八章有云：“复归于无极”，这是“无极”一词的最早出

处。对于“无极”，在老子看来，长久的、永恒的德性一定要复归到“无”的状态，换言之，它是解构

儒家具体的人伦孝悌等道德价值，认为其并非长久的。 
而后发展至北宋，在邵雍的《观物外篇》中，其认为“无极”就是“无形”。周敦颐在《太极图说》

中也认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虽有不同质料性的表现，但都是因为

阴阳二气、动静力量不同造成的，是阴阳的某种表现形式；而阴阳也不过就是太极的某种表现而已，太

极根本上讲是无极的，也就是无形的。 
至于南宋，朱熹则认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

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 [2]《太极图说》上来就讲宇宙的至真存在——“无极而太极”，

而就“无极而太极”的字面义来看，无极似乎在太极之上。然而朱熹则认为，“太极”才是在世界变化

中起枢纽的作用的，是万物的根源。造化即为物的运动，品汇即为物的存在。朱熹以无声无臭来形容“无

极”，用造化、品汇来形容“太极”，同时认为，“无极”只是“太极”没有任何经验属性的特点，是

对“太极”的属性的描述(本身即没有任何属性)，而不认为“无极”和“太极”是两个分别独立的实体，

从而截断了道家“无中生有”的本体论与生成论。 

2.1.2. “太极” 
至于“太极”一词，则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上》第十一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此中的“生”并非产生，而是演变的意思。即八卦由四象演

变而来，四象由两仪演变而来，太极的变化流通，包含或阴或阳，呈现柔与刚两种不同的属性，八卦即

四象，四象原两仪，阴阳即太极。因此，儒家传统的“太极”是作为最高实体或者说宇宙本原意义确立

的。 
对于“太极”是什么，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的“无极而太极”无疑是入手的关键。“无极而太

极”与《太极图说》的后文有显见的关联——“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无极之真”即对

应开篇首句“无极而太极”，而“太极”在这里被改称为“真”。“二五之精”，“二”是阴阳，“五”

是五行，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结成万物。“妙合”这个词中的“妙”字在这里就是神秘不可测的意思，

“妙合”意味着不可知的融合、结合 [3]。 
朱子有云：“诚者，天理之真也。” [4] (《通书解》卷十)因此，在《太极图说》中，“太极”就是

“诚”，“诚”就是“真”。周敦颐的根本信念是：自然不会谎骗人们。周敦颐有一段关于“疑”的讨

论，指出有的人“谓能疑为明”，即有的人把自己善于怀疑当成一种明智、一种明达，而实际上“疑”

与“明”相去远矣，“何啻千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周敦颐是以朴素的目光考察世界的，是排除了

怀疑论、充满了对宇宙的自信和确信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生生不息的至真之存在，这种生生不息的

至真之存在比所有具体的存在者都更真实。尽管这个至真存在是没有形体的，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是真

实的存在 [3]。这是“太极”本原论层面的意义。 
“太极”强调的是“真”和“实有”，这需要我们去辨明“真”和“实有”的具体内涵。汉唐以来

的元气论传统一贯的说法认为，“真”和“实有”即为未分化之元气，是虽然无形、但却真实的存在。

然而，如果当我们去仔细研读周敦颐的原文及其思想时，深入挖掘《太极图说》和《通书》之后，就会

发现，恐怕不能简而言之或一概而论地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就是无形的元气。在西方哲学体系下，质

料因是没有价值取向的。而无形的元气却一定是从材料、质料的角度上出发的。然而显而易见，在《太

极图说》里，“太极”显然是有价值取向的内涵的，这种价值取向便正是通过“真”与“诚”二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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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发出来的。 
因此，“太极”在作为本原的同时也是作为本体存在的。“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无极而太极”讲的是无形的、生生不已的至真存在，是一种存有。“太极”

则是作为一种逻辑先在而存在。本原需要满足在保持自身的同时，还要能够转化为其他的自然元素，只

有这样才能说明自然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因此，“太极”作为本原是处于运动之中的，是既存在又不存

在，是万物生生的基质来源。而加诸“太极”因果性从而得出的派生过程及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又

被赋予了本体意义。周敦颐认为无极之真强调的是一种必然的创生，这种创生本身是必然的而且永无止

息的，“太极”或者说无形的至真存在就是所有创生的根源。对于世界而言，只要生生之德还在，生生

之道便永远不会消失；只要生生之道还在，世界就不可能是绝对的空无，永远会是真实存在的“有”。

因此《太极图说》使“太极”在“真”和“实有”的本原论意义上为“太极”增添了本体论意义，具有

二重属性。 

2.2. “诚”的含义及价值意蕴 

周敦颐对“诚”的论述主要见诸《通书》。这一核心思想主要集中于《诚上》、《诚下》、《圣》、

《诚几德》几个章节。黄宗羲曾言“周子之学，以诚为本” [5]，这一评价无疑展示了“诚”在周敦颐学

说思想中的核心价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深入挖掘“诚”的多重价值意蕴。 
第一，“诚”的根本含义是“实”。朱熹认为：“诚者，实也。” [6] (《孟子·尽心章句上》)同时，

朱熹在解释《大学》中的“诚于中，形于外”时有注云：“此诚只是实字也。” [7] (卷十六)并由此生发，

在解释《大学》“知至意诚，意诚心正”有注云：“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

矣。” [6] (《大学章句》) 
第二，“诚”具有天理之真实、自然之实理的本体论哲学意蕴。《中庸》有云：“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对此注有：“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

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 [6] (《中庸章句》)因此，“诚”就是“实”，或真实无妄，而“诚

之真实无妄”即可以理解为天理的真实与自然的实理。“诚”对于宇宙自然而言是“天理之本然”，对

于人群社会而言是“人事之当然”。周敦颐在《通书·诚下第二》中有云：“圣，诚而已矣。诚，五常

之本，百行之源也。” [8]有了诚为本，一切道德原则(“五常”)以及一切道德行为(“百行”)，也会随之

而有。周敦颐认为，在自然界中，事物的生长变化有其规律，而这些都是真实的，即为“天地之德”，

换言之，“诚”。由此，他认为乃至社会中的一切道德行为与道德规则，如果没有“诚”作为基质与根

本，便是非道德的。 
对于“天理之本然”与“人事之当然”，该说法亦见诸《孟子·离娄章句上》：“诚者，天之道也；

思诚者，人之道也。”朱熹将其解释为“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思诚者，欲此

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人道之当然也。” [6]同时，朱熹在《中庸章句》中亦有注：“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 [6]换言之，“诚”即是道或天道。 
既然“诚”是天之道，是天道或天理之本然，又关乎人之道，是人道或人事之当然，则诚之真实无

妄之义，当即是指天理之真实 [9]。朱熹认为：“诚者，天理之真也。” [4] (《通书解》卷十)《朱子语类》

中亦云：“诚者，自然之实理。”“诚，实理也。” [7]因此，“诚”即天理之真、自然之实理。 
第三，“诚”具有方法论意义，以诚为性，即是以理为性。《大学》主张“诚意”(“知至意诚，意

诚心正”)，《中庸》主张诚之、至诚之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

有妖孽”)，《孟子》也主张“思诚”、“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自

古以来，“诚”便已然含有方法论的意蕴。周敦颐在《通书·诚下第二》中有云：“圣，诚而已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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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

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周敦颐认为，人作为宇宙间的一

种存在，原本理应具有“诚”的品质，即所谓的性善论。然而在实际中人又极难保证“诚”的操守，这

便是缘于“邪暗塞也”。人性“利己”的私心即为“邪暗”，为了个人利益而产生的不道德的思想和行

为，这就是私心杂念，也是“邪暗”的主要内容；而“诚”则为克服私心杂念、“克己复礼”，达到人

性完满的方式。同时，对于周敦颐所“诚则无事”的主张，朱熹对此的理解为：“诚则众理自然，无一

不备，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矣。”以“理”解“诚”，朱子认为从本体的角度依照“诚”的原则所行事，

就可以不待思勉筹幄而将事完成。这一层面来看，“诚”已然作为方法论而存在。因此，“诚”是通往

人格完善、社会治理与自然天理的必由之路。 

3. “太极”与“诚”的差异性辨析 

在明晰了“太极”与“诚”的基本意义后，会发现在《太极图说》与《通书》中正是此二者构建出

了周敦颐哲学体系的核心。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周敦颐的哲学体系架构，多重分析二者的关系势在必

行。就“太极”与“诚”的关系与区别而言，其中具有的复杂性是必然难以回避的。正如杨国荣对此的

评价：“在周敦颐那里，存在的考察与宇宙论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 [10]因此让我们先从二者的差异

性入手。 
首先，二者文本依据产生差异。《通书》中的“太极”仅在《动静》一章中基于《太极图说》进行

了阐发，并无范畴上的扩充。而《太极图说》中则没有对于“诚”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太极”的宇宙

论图式论述。因此，《太极图说》阐释的核心是“太极”，而《通书》生发的核心则是“诚”。 
其次，二者分别在不同维度承担不同的本体价值意蕴。“太极”主要承担“物”的维度，同时兼具

本原和本体意义，指向世间万物的生成以及对万事万物的规定。“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

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周敦颐首先阐明的主要是“太极”的本原意义，是作为万物归因的根本实

体而存在。后续论述中，周敦颐便将万物置入太极、二气与五行的生成环节中来展开。“二气交感，化

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8]“万物生生”正是人尚未产生之前的自然世界，呈现出先验性

与本然性，而“太极”则是自然世界的本体，同时，也正是万物的生生之道反映与彰显了“太极”宇宙

的最终环节与其无限不可测的变化性。由此可见，周敦颐认为“太极”化生了阴阳二气五行，而是“二

气五行”的化生衍生出了万物的生生之道，从而不断变化。而“太极”的本体意义，便正是作为“二气

五行”的终极依据，是万物生生之道的变化和产生的动力因。因此，“太极”在“物”的维度具有本原

与本体的双重意蕴。 
至于“诚”，周敦颐首先用“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确立了“诚”在世界变化发展的本体论

的地位。而“诚”与“太极”的维度差异正在于此：一方面，可以将“五常”、“百行”此二者理解为

世界万物的具体形态，“诚”是“本”与“源”，是“生生”的“天理之本然”，即万物之本体、本质

规定；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仁、义、礼、智、信五常，将其视作道德原则与道德行为。因为周

敦颐在《通书》中论述“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 [8]“邪暗塞”已然指向人

的道德层面，此意义上的“诚”与私心杂念相对。而“诚”之本体确立后进而上升到对“万事”的基本

规定，是本体意义上使人的道德行为与天意相通的方式。如前文所言，作为天理之真实、自然之实理的

“诚”，人在道德层面感知与领会“生生”的同时，不能缺乏对于天理的领会，否则宇宙本体论意义上

的“诚”便是不存在的。因此，周敦颐认为“诚则无事”，作为道德原则规定的“诚”可以使人的生活

达到“无事”的完满状态。 
同时，周敦颐对“事”的阐述也体现了“诚”所具有的规定性与本体性意义。“太极”的化生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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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是先在于人的、物的自然世界的变化维度；而“万事”则是“万物生生”的自然世界之后产

生的人的世界。杨国荣指出“事”为“人之所作” [11]，是内在于人，由人之“神”所化生的价值意蕴。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8]周敦颐认为人之“形”亦作为一种世界中的实存，而人之“神”即人的

精神，才是真正的独特之处，也就是“灵”。于是，周敦颐展现了人与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的存

在产生了“事”，而“万事”的本体又是“诚”。因此，“诚”作为道德价值本体，同时规定了人所做

之事与事的主体——人的道德行为规范。 
显然，周敦颐的本体论思想最终指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世界，更倾向于表现出伦理思想倾向。周敦

颐认为人生意义在于对“诚”所张扬的意义世界的了解、领悟、趋近与实践，而《通书》的核心思想即

是对此人生意义的探索与追求。可以说周敦颐关于本体论的思考很自然的延伸到道德本体的思考上来，

而这一思考通过“诚者，天之道”和“诚者，圣人之本”两个环节具体得以呈现 [12]。 
因此，“太极”为“万物”之本体，指向先于人存在的自然的“物”维度；“诚”则为“万事”之

本体，指向与人密切相关的道德价值意蕴维度。二者在这两重维度中的差异既彰显了各自需要承担的不

同作用，也反映了此二者的显著区别。 

4. “太极”与“诚”的统一性考察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与《通书》构建起其哲学体系，蕴含了两个本体。其中“太极”作为万物生

成的本原与本质性规定从而具有本体论意义；同时，“诚”也作为“五常”、“百行”等道德基本原则

与道德价值意蕴方面的本体。这种双本体的存在论考察需要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文本进

行梳理。 
在上一部分，我们已经探讨了两个本体的差异性以便区分此二者。但同时，如朱熹所言：“盖先生

之学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备于太极之一图。若《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而诚、动静、理

性命等章为尤著。” [8]《通书》藉由“太极”来阐发其价值意蕴，展现了与《太极图说》之间的密切关

联，因此，“太极”和“诚”作为周敦颐宇宙本体论思想的双重核心内容，虽然二者各有侧重和区分，

其中却自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势必不可孤立研究，而要一同对此二者进行考察。 

4.1. 同质、同体和同用 

“太极”与“诚”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而非孤立地存在于《太极图说》与《通书》。杨柱才

先生认为：在周敦颐理论体系中，太极和诚是同质同体和同用的 [1]。所谓同质，“太极”与“诚”的性

质与状态是一致的。“无声无臭”、无形质、无方所，这是作为宇宙的本原的“太极”的状态，可以理

解为无具体的性能状态或含动静的性能状态。“寂然不动者，诚也”、“诚无为”(《通书·诚几德第三》)，
这些描述都是诚的状态。所谓同体，可以理解为“太极”与“诚”同时并以等同的方式存在于宇宙化生

过程的各个阶段，“太极”与“诚”处于相同的过程之中。而同用则指，在万物化生过程中，“太极”

与“诚”二者难分难舍、不可分离，具有等同的功用。因此，同质、同体和同用思想提纲挈领地阐述了

“太极”与“诚”的贯通之处。 

4.2. 互为表里 

朱熹注《通书·拟议第三十五》有云：“至诚者，实理之自然。拟议者，所以诚之之事也。” [4] (卷
十)这里以“至诚”为“实理之自然”，是“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于是朱子又注《通书·诚几德

第三》“诚无为”云：“实理自然，何为之有，即太极也” [4] (卷七)诚即是实理，即是太极。朱子《太

极解义》明确以太极为理，阴阳为气，气之所以能动静，是理为之主宰之故 [13]。故而，朱子说：“《通

书》首言诚以明太极之实理……其理即所谓道。诚即实理之谓。” [4] (卷一)朱熹认为，“诚”即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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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太极”，与其注解周子“太极通书”甚为密切。 
对于“太极通书”，朱子以为《太极图说》是纲领，《通书》则发明其蕴。此说直接反映到对于“太

极”、“诚”、“理”三者关系的看法。朱子在释《通书·诚上第一》中的“诚者，圣人之本”时注有：

“诚者，至实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圣人之所以圣者，无他焉，以其独能全此

而已。此书(即《通书》)与《太极图》相表里，诚即所谓太极也。” [4] (卷七)释《通书·诚下第二》“圣，

诚而已矣”亦有注云：“圣人之所以圣，不过全此实理而已，即所谓太极者也。” [4] (卷七)此二说实质

是从两方面说“诚”，一方面就诚而言，是实理，天所赋、物所受者皆是此理；另一方面就圣人之所以

为圣人而言，实理为圣人所全具众人则由于气禀之故，而有偏失 [13]。朱子有云：“诚者，天理之真也。” [4] 
(《通书解》卷十)因此，在《太极图说》中，“太极”就是“诚”，“诚”就是“真”。而说到底“诚”

作为实理也就是“太极” [9]。 
由此可知《太极图说》与《通书》、“太极”与“诚”互为表里的关系，“诚”就是实理，就是一

定意义上的“太极”。“太极”存在以产生阴阳、二气、五行、万物以及人事，赋予了自然世界意义性，

“诚”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展开、扩充和彰显。而人的生存意义就在于，在获得生成过程的同时，获得

了价值和意义世界 [1]。“太极”的价值取向的内涵是通过“诚”表达与生发出来的。 

4.3. 共同作为宇宙图式过程的环节 

《通书》一书共四十篇，其中《理性命》一篇将太极到二气五行的化生过程又重新讲述了一遍：“二

气五行，化生万物。”除《理性命》篇以外，《动静》篇也讲到了《太极图说》里这一完整图式，差别

只在于语言更加精练。由此可知，《太极图说》是周敦颐成熟期的基本理论，它和《通书》的思想是完

全统一的、完全一致的 [3]。这也可以侧证上一部分的观点：二者是互为表里的。 
与此同时，“二气五行，化生万物”这一图式的完整过程便在《通书》里面以“诚”这一概念来加

以阐发。周敦颐把整个世界的变化分成了两个部分，又将“诚”与“元亨利贞”四德联系在一起，认为

“元亨，诚之通也”，“利贞，诚之复也”。诚之通与诚之复构成了宇宙运化的两个阶段。“元亨，诚

之通”，此乃是创生的过程；“利贞，诚之复”，则是是完成的过程，生和成被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 
结合《太极图说》，那么周敦颐的宇宙论图式就可以理解为：首先是一个至真的、生生不已的无形

存在，而后这种至真的无形存在又必然体现为互为条件的动静的综合体。动静生阴阳，阴阳生刚柔，于

是动静、阴阳、刚柔的复杂变化化生了最基本的质料，形成了综合体。最终，经过复杂的凝合变化，就

展现出了五行，五行从义理上讲对应仁、义、礼、智、信五常，从时间的角度上讲，“五气顺布，四时

行焉”，时间的观念才真正展开，时间是以此为根本的，四时是以此为根本的，是以五行的循环运转作

为基础的 [3]。而在阴阳对立的综合体当中是有太极的，在五行当中又各具太极。因此，在“太极”作为

本体与本原化生出的这一宇宙图式中，“诚”也投入了这一过程，赋予了世界完整的意义性，二者同为

这一宇宙本体论图式演化与化生的环节。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明确了“太极”与“诚”各自的渊源和本义内涵之后，我们会发现二者的价值意蕴有

诸多关系可以挖掘。“太极”作为宇宙生成的本原，展开了从太极到万物包括人的宇宙生成过程。周敦

颐所构建的宇宙本体论中“太极”展现了其本体性，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化生过程中的同时，这也是“原

始反终”的天人合一过程。“太极”作为宇宙本原，具有先验的本然属性，从逻辑上无法直接为人的经

验性的德和价值世界的展开提供本体依据，因此在从人乃至万事生成的过程中，“太极”在人与万事展

开过程中的作用似乎并未直接彰显。因此，在“太极”之外，周敦颐树立了“人极”，在《通书》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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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诚”确立为人的道德价值本体，于是在其学说上呈现出了双本体的复杂性。 
虽然此二者存在文本依据上以及在不同维度承载的价值意蕴不同这诸多种种差异，但仍具有较高的

统一性。在周敦颐的哲学体系架构中，此二者也共同作为宇宙图式过程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诚”是融

入“太极”化生的过程之中的。同时，此二者作分别为《太极图说》与《通书》的核心概念，不单是同

质、同体和同用的，同时同样互为表里，内在统一：周敦颐哲学以“太极”为纲领，“诚”则以“太极”

发其蕴。“太极”既具有宇宙生成本原的意义，又具有万物本体的特征。而“诚”作为另一被确立的本

体，既化生于作为宇宙本原的“太极”，又作为与人息息相关的道德与价值本体。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

“太极”是本然世界的“万物”之本体，“诚”是意义世界的“万事”之本体。两种路径统一和差异，

恰恰体现了周敦颐将本体论从宇宙论中生发的开创性。总而言之，周敦颐对儒家学说中的传统宇宙论、

本原论的继承体现为“太极”的本原意义，而“太极”的本体意义的梳理，以及“诚”作为道德本体这

一创新开拓的范畴是对儒家传统理论的发展与在本体论方面的补充。因此，周敦颐哲学作为理学先驱的

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 杨柱才. 道学宗主: 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 朱熹. 朱子全书∙太极图说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 杨立华. 宋明理学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 周敦颐. 周子全书[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5] 黃宗羲, 著, 全祖望, 補修. 宋元学案: 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6]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7] 朱熹.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8] 周敦颐. 周敦颐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7. 

[9] 杨柱才, 杨爱群. 朱子关于“诚”的义理疏解[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35(2): 21-24, 84. 

[10] 杨国荣. 存在与意义世界——王阳明与心物之辩[J]. 学术月刊, 1996(11): 49-55, 86. 

[11] 杨国荣. 人与世界: 以事观之[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12] 蒋伟, 文美玉. 试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思想[J]. 船山学刊, 2015(6): 36-43. 

[13] 杨柱才. 朱子的诚说[J]. 朱子学刊, 2003(1): 30-4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6181

	对周敦颐“太极”与“诚”内涵及其关系的考察
	摘  要
	关键词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Dunyi’s “Tai Chi” and “Hones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太极”与“诚”的本义内涵辨析
	2.1. “太极”的渊源与内涵
	2.1.1. “无极”
	2.1.2. “太极”

	2.2. “诚”的含义及价值意蕴

	3. “太极”与“诚”的差异性辨析
	4. “太极”与“诚”的统一性考察
	4.1. 同质、同体和同用
	4.2. 互为表里
	4.3. 共同作为宇宙图式过程的环节

	5. 结语
	参考文献

